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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 鹤岗       2015年8月17日

















截至2015年8月初，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2.11亿。














人生百味苦难多，有谁不期望吉祥常伴、临难得福呢？其实在众多大陆百姓的生活中，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震撼不已的神奇故事，而所有这些不同的神奇经历，却都有着相同的因由。


长了眼的龙卷风


黑龙江延寿县某山村有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，因受中共造谣宣传的毒害，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，一直对法轮大法不理解。当他亲眼目睹了一件事情后，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。


2009年7月7日，龙卷风突然伴随着巨响在村附近的山上从天而降。龙卷风所到之处，树木连根拔起，庄稼和大土块都卷到上空后飘落一地，水泥电线杆折断，折断的电线搭在地上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。村民们都感觉到十分恐慌，甚至都有大灾难来临的感觉。


当风灾过后，这个老师出门顺着龙卷风走过的地方一看，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：龙卷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，遇到树上挂有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标语风就转向；遇到法轮功学员家的农田地，风就掉头拐弯；而且他发现龙卷风的直径有12米长。


这位教师就把亲眼看到的一切告诉了村民，并感慨地说：法轮功学员说的都是真的，赶快按着法轮功学员说的做吧！也因此，很多村民相互转告纷纷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，诚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而且村民还争先恐后地把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标语挂在自己家的农田地里。


大洪水中的奇迹


2006年雨季的一天，山东省蒙阴县野店镇笼罩在暴雨中，特大暴雨持续了3个多小时，大洪水几乎要把野店镇的新庄村淹没，村民们吓得哭叫连天。


此时，一位60多岁的大婶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告诉她的“诚念法轮大法好，危难来时命能保”这句话，她赶紧跪下大喊：“大法救我们，大法救我们！”随着她的喊声一出，周围暴雨嘎然而止。暴雨停后，洪水退


去，村民们发现公路上的四座桥梁被冲断，但这位大婶家附近的三座水泥板小桥却稳当地坐落在那里，连支撑着水泥板的小石头也纹丝没动。


这位大婶激动地说：“我真知道大法好了，大法真能救人！”自此以后她天天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还经常劝世人念“法轮大法好”。


车报废了  人安然无恙


法轮功学员一直对世人讲，相信“法轮大法好”会得福报。我的亲身经历应验了这句话。


2011年2月24日，我带着儿子开着新买的本田车在去开发区的路上试车，行驶到一座桥的桥头时，不知怎的车子一下冲向路边，翻了下去，掉到四、五米深的沟里，整个车全报废了。路边的人都吓坏了，认为车里的人死定了。这时，我不知怎么从车里爬出来了，身上哪也没破；儿子则从车的那边爬了出来，也是毫发无损。路人无不称奇，说简直不敢相信，一定有神保护。


我心里很明白：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们。◇














退党团队方法(真名、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 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，001-702-873-1734 * 退党传真： 001-201-625-6301 * 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,以后再上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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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慧网】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因为中共与中国的关系，就是恶性肿瘤跟人的关系一样。它的替代词就是：“没了癌细胞，人可怎么办？”


没了癌细胞，人体的好细胞就不会再被吞噬了，也不用再跟癌细胞作战了。中国人被中共弄得够惨了，没了中共，中国就健康了。谁要担心癌细胞消失后，不知自己该怎么办？那就是被中共弄傻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善良农妇张淑霞由于修炼法轮功，多次被警察绑架、非法关押，并被非法判刑三年，致使孩子失去妈妈照顾、家不像家。近期，张淑霞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，请求最高检察院依法追究江泽民的法律及刑事责任，赔偿受害公民的精神和经济损失。


下面是张淑霞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：


江泽民在职期间滥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群体残酷迫害，其迫害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们信仰“真善忍”做好人，以下是对我个人人身及经济迫害的事实：


一、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，听说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，我们进京讲明炼功后身心受益的事实，坐火车到哈尔滨被劫下车，一群防爆警察全副武装，端着枪对着我们手无寸铁的百姓，押进鹤岗驻哈办事处，在等上边的令，直到下午三点多用客车把我们送回鹤岗。


二、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面对欺世的谎言，我和李英旭，从日武，高凤英等几位法轮功学员打车进京上访，在途中被劫回，劫持到鹤岗公安局，当时的田局长，还有几个警察在看着我们，他们一直在等着上面的令，直到晚上才把我们放了。


三、一九九九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在火车站广场边上炼功，炼到第二套功法时，来了一辆警车把我们前面的七位法轮功学员抓上车押到红军派出所，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警察给我们做笔录，也一直在等上面的令，直到晚上才把我们放了，之后，对我一直是监控着。东山区中共政府的人（叫不上名字），东山分局的徐成，新一派出所的指导员刘成，片警王才，街道主任周秀丽，杜亚芹，常到我家骚扰，家人被吓得寝食难安；我在新一砖厂打工，他们开着警车到砖厂去骚扰我，单位上下都对我有看法，新一派出所的张涛也骑摩托车到我家中、砖厂、建筑工地来骚扰我。


四、一九九九年十月份，我和刘耀坤、孙云杰到张景亮家包子铺（新一水煎包）去，正赶上丛日武也在，没说上几句话，新一派出所指导员刘成带四、五个警察闯进，没有任何证件，将我们五人非法绑架到新一派出所，我亲人到场求他们放人，他们说我们串联，以（扰乱社会治安）罪将我们拘留十五天，送到鹤岗市拘留所，拘留所让家人交了饭伙三百五十元。丈夫托人来见我，我吃不起这黑监狱的饭，我绝食了，姓王的管教对我家人说我绝食对抗政府，顽固份子等，还诽谤我师父，煽动我家人对法轮功的仇恨，还鼓动我亲人说我对家庭不负责任，还做好人呢？不明真相的姐夫当场打我耳光。他在那笑，说风凉话。


十月二十八日十五天已满，我家人来接我，新一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，把我们几个人接到新一办事处说让我们吃饭，下午再回家。亲人们一直在外面等着，直到下午三点多，上边又来令了，又把我们五个人送往鹤岗市第一看守所，那一刻家人哭得……丈夫手里拎着给我买的饺子、满眼是泪的望着我，老母亲高血压直摔跟头，妹妹怀着孕从老家来接姐姐，两个孩子哭喊妈妈，我心碎了。中国的法律是什么啊？十五天到期不放，又送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。真让人难以心服。


五、在看守所四十天里，我们吃的是发霉的馒头，喝得是冷白菜汤，上面浮着小飞虫，碗底下一层泥，女管教经常打骂法轮功学员，拳打，脚踢，罚跪，睡的大铺上到处是耗子洞，耗子都咬过法轮功学员，非人的折磨。一天一个人说是律师来见我，他对我说：政府要拿你们开刀，出头的椽子先烂。现在说不炼都不放了，你得为你的家人、孩子想想啊，不炼回家再炼呗，把手咬破，写不炼能回去。我当时想：能回家与亲人团聚，尽责任，不让那么多人为我痛苦，咬手出血怕什么，好人就得为别人活着。没想到管教把我写的交到上面，他们又拿这几个字做煽动群众的借口，开大会表扬我，说了一些政治运动的宣传词污蔑法轮功，说写血书不炼了等等一些假、恶、斗的煽动。我回到家中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。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原是个白血病的人，其它病数不清，自一九九六年七月份修炼法轮功到一九九九年，我不知不觉的病全好了，我却被逼说不炼，还在大会上拿我说事儿，我当时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，不敢看书中师父的法像，不敢见到一起修炼的法轮功学员，心里喊：天啊！中国的政府为什么不要好人呢？这样对待我一个与世无争的家庭妇女，做好人犯法？使我对中国的法律失望了。在我被关押期间，我家养的三十多头猪全折腾没了，丈夫整天跑我的事。十二岁的儿子喂猪，十一月份都上冻了，用棍子砸猪食缸……


六、二零零一年春天，我发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政府贴出来布告（举报一个炼法轮功的给五百元）。新一派出所的警察到我家绑架我，我走脱了，他们怕我去北京，就主动找我丈夫说十五天拘留也不送我了，让我回来就行，我的一位亲戚跟派出所的姓曹的所长是同学做担保，还给新一派出所的王才、所长花五百多元钱买了西服。每到敏感日，他们总是到我家骚扰，我的手机，丈夫的手机都被监控。


七、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，我地对法轮功进行大搜捕，连夜抓人，就连七十一岁的老人都被骗到鹤岗市第二看守所，大约四百多炼功人被抓。五月十日我种地回家，一家四口刚吃饭，门外闯进五、六个警察，领头的是新一派出所的王才，他们进门就乱翻，把沙发都掉过来找，最后连一个纸条都没有找到，两个孩子被吓哭，丈夫也呆了。王才对我说：跟我走一趟吧！我说你们凭什么抓我，他说：东山分局下的令。我不服，他们来拽我，我怕吓着孩子，只好下地穿鞋。我出门说上厕所，从后面的板杖子就跳过去了，跑到小姑子家的车库里。王才带人追来说：这是她小姑子家，搜。王才看


见了我疯了似的打我耳光，他们把我拖上警车，把小姑子和她丈夫也用车抓进了新一派出所，我被关进最里边的房间里。三个警察，有新一派出所的杨茂林，有东山分局的肖军，一个不知姓名，他们将我背铐着，拳脚


相加，把我打的头晕目眩。丈夫在外面听到我的喊叫声疯了似的往里冲。他们把门反锁上，打了两个多小时，还要拿皮管子打我。这时我家有个亲属也是警察，丈夫找来的，他一进院，他们赶紧把我的背铐打开，让我坐下，还说扑落扑落你身上的土。随后都出去了。亲属的到来，他们只好把我小姑子和她丈夫都放了。他们说：我是上面的令让抓的，不能放，因没有任何证据，就把我补了二零零一年春天的那个十五天拘留了，把我送进了鹤岗市拘留所，我不服这个法律，简直就是拿人的生命开玩笑，第二天丈夫和亲人们来交饭伙钱，见了我，丈夫哭了。我的脸被他们打的都变形了，眼睛睁不开，最严重的是乳房被踢的整个都硬了。非法拘留了十五天也没放我，到十八天，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王才和肖军又来了，把我送进了鹤岗第二看守所，非法关押了六个月。这期间，女管教吴燕飞对炼功人很残暴，指使刑事犯不让我们睡觉，用拖鞋底打嘴巴子，用毛巾接水管子的凉水，往头上攥，带支棍子，一个监室关六十多人，地上都睡到厕所边上，因为把大铺都让给那些年老体弱的人，我睡在厕所边上，整夜难眠。人多上厕所都接上了，怕踩着，扒拉着走，早晨起床，被底下都是水，吃的窝头，咽不下去。因玉米面发霉，在水泥地上晾着，上面是鸽子飞，下边是狗跑（鸽子，狗都是二看养的），让刑事犯出去筛筛就给我们吃，非人的折磨。


八、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，王才和肖军拿着条说我被捕了，让我签字，我不签，他们得意的说，十六大开完了，把你们定为×教，把你一判刑，你就是政治犯，敌我矛盾，咋对你们都不过分。你家孩子因你都上不了大学。我说：我一个家庭妇女就因为炼功祛病健身，按“真、善、忍”做好人，却成了敌我矛盾，政治犯？我被非法送进鹤岗第一看守所。我丈夫在外面到处借钱，托人往出赎我，领着孩子到市政府去求领导。他们是什么百姓的父母官呢！根本不理睬，他托人找到了东山法院的审判长王建华，他说：家里没搜到东西，再说不炼了，再说是做转化工作的，也许能判缓。我丈夫给了他六千元钱让他上下疏通一下说：不够我卖房子，能回来就行。过一段我丈夫又去找他，他说没办法，这事直接归中央管，只能少判一年，因为法轮功是定的四年打底，就说她有立功表现判三年吧！还退回来四千元。花二千元买一年，丈夫还感谢呢！


九、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，我和王忠清、孙云杰被非法开庭，在鹤岗市东山区法院，丈夫、亲人，还有一位好心的正义律师，早在那等着了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法院一定是一个庄严的场所，因从小在电影里就看到法官那种庄严的神圣的气质，可当我走进审判庭，我失望了，阴森森的没有证人，不让律师辩护，当场说，还敢给法轮功辩护？我自辩也没人听，审判长王建华就是按着提前写好的稿子念念，就定罪了。下面的审判员高丽萍，代理审判员王伟，书记员周庆军在交头接耳，说着讽刺的话。更可笑的是没有证人，审判书中的证人却是街道主任周秀丽、杜亚芹。就这样我被构陷冤判了三年，我又一次对公检法失望了，对中国的法律失望了，对执法者们失望了．我心里喊：师父啊！今天的人还有救吗？我提出了上诉，他们说：法轮功上诉都是维持原判，没用。


十、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，中级法院的审判长朱明君，审判员穆卫东，代理审判员陶立君，书记员李蔚到看守所来提审，草草的给我们维持了原判。我在鹤岗市第一看守所出工，打扫卫生，奴役苦度了三年。


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回到家中，家里没有了主妇，不像个家样。为了赎我，丈夫东奔西走根本没心思打工，再加上花钱到处找人，连接见都得托人花钱，家里欠下了很多债。儿子十四岁就上不起学，没人管，怕学坏，就送到山里他大伯家去放牛，因儿子小，山里冷，孩子落个大骨节病．直到现在天一冷手骨节就肿，疼痛难忍。可怜的小女儿，十一岁妈妈就被冤判入狱，多亏她姑姑帮忙照顾，因我炼法轮功，家里什么低保啊、土地啊什么都没有，无论怎么困难，政府就是不照顾。直到现在，他们对我都在非法监控着。这一切都是江泽民一手策划的，操控其亲信“六一零”办公室人员、司法机关人员进行违法犯罪的事实，希望国家领导人为百姓伸冤做主，将江泽民一伙败类绳之以法，为民除害，重树我中华民族的正气，真正使我中华民族的道德回升！还我师父清白！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！还我一个公道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.ip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（标题不可空白）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。突破网络封锁，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了解更多真相！ 











